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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鱼青年”，誓要“精灵”永留母亲河

■长江护鱼队

  22 位老渔民和年轻人，
组建了一支民间护鱼队———
重庆鸿鹄护鱼志愿队
  6 年来，护鱼队历尽艰
辛，呵护着母亲河中的每一
条“精灵”

  7 月，国办印发
《关于切实做好长江
流域禁捕有关工作
的通知》的消息公
布。相关部门紧锣密
鼓，确保 2 0 2 1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实行 10 年
禁捕

  10 年禁捕的通
知，让重庆鸿鹄护鱼
志愿队在这个不平
凡的年份有了属于
自己的不平凡

“地球卫士”，想让村民喝上健康水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张典标

　　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清晨，任晓媛匆忙走进北
京北三环一栋居民楼。16 层的一套房屋内，她的团
队和一个环保组织，合用着略显局促的办公场地。
　　“走通模式、沉淀数据、路演募资……”这个出生
于 1991年的北京姑娘，语速飞快，行事干练，连珠炮
般的讲述，搭配丰富的表情，传递出一名公益创业者
特有的激情。
　　今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各行业都受到不小冲
击。以前捐助给任晓媛团队的企业资金，基本都压缩
预算或投入抗击疫情中。“当时非常担心筹集不到足
够的资金，无法招募志愿者团队。”
　　一旦公益项目“断粮”，任晓媛将不得不放慢“绘
制”中国水质地图的计划。
　　而在过去 5 年里，她发起的 MyH2O（“吾水信
息平台”），已经检测记录了近 1000个村庄的水质数
据，并通过与政府、企业合作，在一些村庄落地了饮
用水净化项目。

净化的水竟成一种奢侈品

　　一间约 6平方米的房间里，塞满了检测设备、资
料，墙面地图上用彩色图钉标注着一些位置。
　　“我们本来计划暑期招募十几个志愿者团队，当
时就想可能拿不到捐赠资金，只能招募六七个。”12
月 19日，坐在房间一角的椅子上，任晓媛告诉记者。
　　疫情除了拖延她“绘制”乡村水质地图的步伐，
还让在乡村建设净水设备的计划，变得困难重重。
　　而一想到前几年在农村看到的饮水问题，她便
觉得这件事尤为紧迫。
　　任晓媛曾到甘肃一个村子调研，发现村民平时
吃水用水，主要靠一个不太干净的水窖，而村民家里
的桶装纯净水，只在逢年过节时用来泡茶招待客人。
　　“他们觉得买桶装水很贵，把净化的水当成一种
奢侈品。”任晓媛颇为感触地说。
　　尽管她带着团队已在 7 个村庄建设净水设备，
但相比水质地图上近千个村庄和社区，这个数字似
乎有些微不足道。
　　这些天，让她觉得幸运的，不只是获得“地球卫士
青年奖”，还克服困难，为村庄解决了实际的饮水问题。
　　“疫情逐步缓解后，我们最终争取到企业支持，
幸运地筹集到项目资金。”任晓媛说。
　　今年 7月 14日，河北省宁晋县桥河东村安装了
一套净水设备，村民以每桶一元的价格接水，收入由
村里老人协会管理。
　　在那之前，家住村里的社会组织“益人社工”志
愿者张哲，收集了水样寄给吾水团队。不久后，任晓
媛与团队成员来到村里检测，发现一些硬度相关的
指标偏高，另外由于管道损坏，饮水浊度较高。
　　她还在一户村民家看到，储水缸里养了两条小
金鱼，用来测试水质安全，“村民觉得如果鱼不会毒

死，人喝了也安全”。
　　“前些年，村里从一口老井引水到每家每户，水
喝着很咸，后来重新打了一口井，喝起来还是有咸味。
而 4块钱一桶的纯净水，村民觉得很贵。”张哲说。
　　据张哲介绍，村里原来只有很少的年轻人买桶
装水，老人不舍得花钱，现在大多村民都已习惯了从
净水设备买水喝。健康饮水的意识改变之外，村里也
积累了 4000元水费资金，后续将用在设备维护和村
里公共开支。

“绘制”中国水质地图

　　 21岁的范星怡参与“绘制”水质地图，更多是受
到疫情的影响。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大三学生，因疫情
留在兰州家中上网课。
　　今年 8月，从高中起就热心公益的她，选择在内
地参加间隔年实践，便远程申请成为“吾水信息平
台”的项目负责人，通过与其他 5 名大学生志愿者
“组队”，到云南丽江调研乡村水质状况。
　　“那个村子有 8 个自然村，用的基本都是山泉
水，通过一个大蓄水池，用管道通到每户。我们当时
检测了十几个指标，发现水质里有农药和生活垃圾
的污染。”范星怡说。
　　打开“吾水地图”网页，一个个村庄的名称、位置，
连接着水质数据与水安全评估，直观地呈现在眼前。
　　在过去 5 年，有 1000 多名青年志愿者、110 多
支高校团队，参与到“乡村水质检测”项目中。他们的

足迹遍布全国 24 个省份、近千个村庄，收集了 3800
余份水样检测数据，正在“绘制”中国水质地图。
　　“最初希望更多青年人参与，走进乡村带动村民
与公众，一起关注农村水安全问题。当时还没有更长
远的规划，只是觉得这件事有意义。”谈及发起“中国
水质地图平台”的初心，任晓媛坦言。
　　 2015年，高中毕业即赴美留学的北京姑娘任晓
媛，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环境工程专业研究生，在这
个创业氛围浓厚的校园，她设想创建一个中国版的
乡村水质地图。
　　而这源自于她与水结缘的一系列故事。她曾参
与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的调研项目。“在海上那三
周整天跟水在一起，感受着水这种万能溶剂，逐渐被
它的包容性所感动。”任晓媛说。
　　在那之后，她把视野聚焦在乡村和发展中社区
的水质现状。她到印度调研水质数据库。“很多民间
组织会通过水质数据库规划公益目标，政府也认为
数据库很有价值，但可能没有最有效地利用。”她说。
　　这项研究给了她很大启发，促使她关注中国广
大乡村的水质问题，而网上又查不到相关数据。
　　不久后，她在学校和国内社会组织支持下，远程
发起了“吾水信息平台”项目，寻找国内关注农村水
质的青年志愿者，收集、检测乡村水质数据。
　　硕士毕业后，她决定回国投入“吾水信息平台”
建设，这也改变了她曾经设想过的人生轨迹。“本来
在美国找个工作、拿着不错的薪水，买个大房子，周
末去滑滑雪，生活也很滋润。”
　　如今，任晓媛也看到水质地图背后的新挑战。由
于没有聚焦哪一个流域的具体问题，这种分散式的
水质检测，很难形成系统化的分析成果。
　　“我们能在数据中初步分析，有多少人担心喝的
水有问题，多少人喝着未经净化的水，可能会有一些
百分比的趋势，但如果没有聚焦到某个地方的具体
问题，这些水质数据能产生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够
的。”任晓媛反思道。
　　新的一年，她计划通过与高校的联动，深入挖掘
水地图的数据价值，形成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

未来想让更多村民喝上健康水

　　坐在记者面前的任晓媛，脑袋里装着一长串关
于水的故事。在她的讲述中，水质地图背后的乡村水
安全案例，被一层层揭开。
　　她总会说起一次难忘的对话，在乡村调研时曾
问村里孩子们，水是什么颜色？回答有黑色、黄色等，
却没有一个孩子意识到，水其实没有颜色。
　　团队成员朱迪昕瑶在一个村庄发现，村里过滤饮
用水的设备，只是蓄水池旁一个扎满孔的矿泉水瓶。
　　这些经历让任晓媛重新思考做公益的方向。
　　“我们组织志愿者到农村检测水质，建设展示水
数据平台，但并没有想清楚，到底能为乡村解决什么
实质问题。村民也觉得，我们做的事对他们的生活，

没有带来什么改变。”任晓媛说。
　　从 2018 年起，团队通过对水质数据的分析，
推动在村庄安装净水设备，保证村民喝上干净卫
生的水。而这个年轻的团队走了不少弯路。最开
始，他们寻找愿意捐赠净水设备的厂商，跟销售人
员一同到村庄安装设备。
　　“销售一说话，马上开始讲这个产品有多好，
感觉在劝村民赶紧买，整个做公益的氛围就变了，
当地政府部门听完态度也不一样了。”任晓媛说。
　　团队转为寻找热心公益的企业筹集资金，再
购买净水设备直接捐赠给村里。其后，再跟村里商
议水的定价，制定水费收入的管理、使用计划，后
续交给村委或社区组织运营。
　　在近些年对乡村水质的持续关注中，任晓媛
也看到乡村水网硬件设施得到逐渐改善。“我们以
前在宁夏一个偏远村庄调研，村里没有管网，村民
还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挑水。第二年再去，就发现水
管已经通到村民家里。”
　　“正因为有政府投入，改善乡村的水网设施，
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水质问题。”任晓媛说。
　　目前，吾水团队利用公益筹款，帮助安徽六
安、云南保山、甘肃甘谷等中西部地区的社区，接
入附近管网、安装净水器或服务全村的水站，在全
国建立 7个长期的乡村水安全示范点。
　　然而，解决水质问题的探索，并不总会得到村
民的支持。有的村民觉得，祖祖辈辈喝了上百年的
水，怎么一经他们检测，就变成了有问题的水。
　　“很多村民最大的顾虑是，村里安装一个净水
站，是不是说明村里水质不好，担心说出去影响村
子的名声。”朱迪昕瑶告诉记者。
　　自幼常跟父母回到农村老家的经历，让任晓
媛在乡村实践中更“接地气”。在跟村民沟通的时
候，她要求团队成员避免提及“水污染”，更多从社
区健康、扶贫、提升饮水质量等角度解释。
　　青年志愿团队去农村调研前，任晓媛会精心
设计一场 cosplay（角色扮演）培训，由她扮演成朴
实的农民，让志愿者演练入户访谈的情景。“我会
换位思考，发现哪些问题问得太奇怪了，不能这样
表达，再反馈给志愿者。”任晓媛说。
　　聊起遇到的困难，这位爱笑的姑娘坦言，经常
会有无力感，但她总以青年人积极的心态应对，不
断总结得失、调整方法，寻找更有效的公益模式。
　　对于即将到来的 2021年，任晓媛盼望推动更
多净水设备在乡村落地。“希望未来两年至少做到
40到 50个乡村，落地项目数量增长更快些。”
　　“尽管解决了几个村庄的健康饮水问题，但这
还是很浅层次的事情。未来还应考虑怎么用现有
的资源解决更多问题。”任晓媛说。
　　对于这个由青年力量组成的公益组织，任晓
媛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靠公益组织解决乡村水
质问题的效率，比不上政府和商业机构，未来希望
通过更有价值的数据，推动政府部门解决问题。”

▲今年 7 月，重庆鸿鹄护渔志愿队年轻的队员们在长江上开展巡护工作。本报记者韩振摄

▲任晓媛。   受访者供图

■任晓媛

  从事农村水资源保护与
净化工作的“90 后”青年
  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
予全球 7 位 30 岁以下科学
家、工程师、企业家和活动家
2020 年“地球卫士青年奖”

  回顾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是无
法绕过的关键词。人
们在合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后，也在
重新思考人与自然
的关系，其中健康变
成尤其重要的主题

　　一位“90 后”姑
娘正在带动更多青
年力量，将视野聚焦
到国人的饮水健康，
投身一场以改善水
质 为 目 标 的 乡 村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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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韩振、张凌漪

　　 2020 年的盛夏，刘鸿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个
人的涓滴努力，也能与宏大的国家治理产生如此强
烈的共振。
　　 7月，国办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
工作的通知》的消息公布。相关部门紧锣密鼓，确保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 10 年
禁捕。
　　 6 年前，长江上非法捕鱼活动猖獗。“再这样下
去，长江里的鱼要绝种了。”刘鸿看不下去，想着自己
做古建筑生意有些积蓄，便自费购买装备，召集 22
位老渔民和年轻人，组建了一支民间护鱼队——— 重
庆鸿鹄护鱼志愿队。
　　 6 年来，志愿队在队长刘鸿的带领下，历尽艰
辛，呵护着母亲河中的每一条“精灵”。10 年禁捕的
通知，让他们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份有了属于自己的
不平凡。

独当一面，不留情面

　　冬末山城，冷雨一连下了好多天。天擦黑，雨渐
渐小了。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津
段。志愿队的几个小伙子，踩着江边的鹅卵石，把 3
个装满汽油的铁皮桶搬上一艘 90马力的快艇。
　　一切准备就绪，刘鸿带着他的队员坐进驾驶舱。
一脚油门下去，船尾翻滚起白色的浪花，快艇“嗖”的
一声，急速向长江下游飞驰。
　　为了不影响视线，方便巡护，船舱没装顶棚。冰
冷刺骨的江风，裹挟着空中的雨丝和舱底的细沙，一
股脑扑在队员们的脸上、眼里，很快又顺着脸庞滴落
了下来。他们的衣服早已被打湿。
　　雨水打在驾驶舱前的一小方玻璃上，形成一层
朦胧的水幕。
　　 34岁的苏春坐在驾驶舱左侧的船舷上，目光炯
炯，一面观察江岸四周是否藏匿着非法捕鱼者，一面
不时用毛巾擦拭挡风玻璃、再将毛巾拧干。
　　苏春话不多，干起活儿来却很利索。
　　“我最看重的就是他不留情面。”刘鸿说，“要想
加入我们队，有两条——— 信念坚定，抹得开面子。”
　　苏春老家在江津区石门镇白坪村。去年春节期
间，他发现家正对门的江心岛——— 中坝岛上，有人影
活动。定睛一看，有人在非法电鱼。苏春气不打一处
来，当即给刘鸿打电话报告。正在家里陪客人的刘鸿
一听，立马放下碗筷驱车赶过去。
　　为了不引人注意，两人借了江边村民用来种菜的
两艘“烂木船”。苏春悄悄划到江心，走近了仔细一瞧，
竟是住在自己对门的邻居。苏春一个跨步跨上中坝岛，
一把把邻居摁到地上，亲手把邻居送进了拘留所。
　　“他家里派人前来说情，还要给我送礼，我当然

不能答应。后来我再碰到他家里人，也没觉得尴尬，
还是照样打招呼，跟以前一样。”苏春斩钉截铁地说，
“干这个就得拉得下脸！”
　　这件事以后，刘鸿就给苏春配了一只船，由他来
当船长。
　　鸿鹄护鱼志愿队里，像苏春这样的年轻人正快
速成长起来，他们构成了护鱼的中坚力量。仅今年上
半年，志愿队已开展自愿巡护千余人次，巡护里程
1.9万公里。
　　 15 尾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8 尾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胭脂鱼以及数不清的各种鱼类，
在他们的救护下，回归母亲河的怀抱。

战友，兄弟

　　与苏春同岁的陈江是护鱼队里的“老队员”，去
年刚升任为副队长。志愿队成立之初，他在熟人的介
绍下加入护鱼队。“朋友带朋友”，这是队里很多年轻
队员的加入途径：这样加入的队员，人品有保证。
　　陈江是个包工头，平时事情也不少。但一有时
间，他就到志愿队报到：“我就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创
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同护鱼队的兄弟们在一起，用陈江的话说，就是
一种“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有一次，巡航半途遇到瓢泼大雨，但船舱上只有
一件雨衣，大家你让我、我让你，最后谁都没穿。
　　还有一次，电鱼的人被发现后，背起电鱼设备跳
下了水，准备逃到对岸去，电鱼的人穿着水裤，水很

快漫过了他的胸部，钻进了水裤里，他的身体迅速往
下沉。
　　志愿队护鱼，必须要确保非法捕鱼者安全。最先
看到的队员不假思索，跳到水里就去拉他，但怎么拉
都拉不出水面。这时，第二名队员、第三名队员纷纷
跳入水中，大家齐心协力才把对方拉了上来。对方上
岸后，队员们把他交给了公安机关。
　　兄弟间的情绪会互相传染。一度，有队员因为受
了委屈，不想再坚持下去了，但群众举报的电话一打
过来，一听到群众满是期盼的话语，队员们又都受到
了鼓励，重新燃起了斗志。
　　今年，长江开启禁渔新政，干流尤其是长江上游
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点水域，实施
为期 10 年的常年禁捕，渔民纷纷转产上岸，渔政部
门也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志愿护鱼队员们有了更
多的依靠。
　　“几年下来，长江的变化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里。”陈江说，“江里的鱼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几次扑
通扑通跳到了我们的船上，像是在给我们打招呼，向
我们问好。”

敌人，朋友

　　“在那边！”坐在船舱最右侧的何勇突然大叫一声。
　　循声望去，暗沉的夜色里，一位头戴斗笠、身披
蓑衣的垂钓者，站在离岸不远的礁石上，手持两柄大
“海竿”，正借着夜色的笼罩垂钓。
　　这种大“海竿”，上面带有很多钩，路过的鱼儿碰

到，即便侥幸逃脱，也会伤痕累累，早已经被禁止
在长江上使用。
　　刘鸿迅速将船停到礁石前。何勇一个跨步跳
上前，把垂钓者的鱼竿收走“代为保管”。
　　“80 后”何勇还是护鱼队里的“编外人员”，与
护鱼队不打不相识。
　　第一次是因为嘴馋。他向非法捕鱼者买了 5
条江团，不曾想线人给护鱼队打电话，鱼被缴了，
何勇跟“鸿哥”保证：再也不敢了。
　　第二次是因为打鱼。他用网眼细小的蜜网捕
鱼，又被护鱼队抓了个正着，鱼没有网到，还被判
了几个月刑。
　　“鸿哥当时可气了，吼我‘嘿，怎么又是你！’”
何勇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
　　在牢里，何勇进行了深刻反省。出来后，何勇
天天打电话给“鸿哥”说情，申请加入志愿队。但因
为有非法捕鱼的前科，“鸿哥”硬是不同意。
　　何勇不死心，一有空就来帮忙。一来二去，何
勇和志愿队里的队员成了朋友，凭借自己非法捕
鱼时积累的经验，帮志愿队立下了不少功劳。

师傅，徒弟

　　江面完全笼罩在夜幕里，伸手不见五指，只听
见快艇的马达在轰鸣。
　　小伙陈亮拿出手电筒向四周扫射、警觉地查
看江面。
　　他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今年才 25 岁，也是
刘鸿最小的徒弟。陈亮从小在江边长大，踢足球、
抓螃蟹是他的童年记忆。近年来，江边的螃蟹少
了，他决心通过保护，把长江上的螃蟹找回来。
　　和其他年轻队员一样，陈亮刚来时，是跟着师
傅和老队员一起巡航。打击非法捕鱼是个技术活，
取证、收集资料，样样都有大文章。师傅和老队员
们一点点传授经验，从熟悉航线和江水下的礁石，
到辨认各种珍稀鱼类，他一点一滴地认真学习。
　　队员们每次向下游巡航 100 公里到珞璜，大
概花费三到四个小时；向上游巡航一直到四川边
界，到了边界就用江水洗洗脸、在那里歇一晚。巡
护很艰苦，但陈亮没有丝毫怨言。
　　“过去，每次出来巡护，都能收缴很多捕鱼网，
根本不愁碰不到非法电捕的人。”陈亮说，今年以
来，沿江各地投入了更多人员、更先进的设备打击
非法捕鱼，江上的捕鱼网少了，非法电捕鱼的人更
难以碰到了。
　　叮铃铃，陈亮的电话响了，是母亲。“不回来吃
晚饭了，正出任务呢。”陈亮匆匆挂断母亲的电话。
　　夜更深，风更冷，雨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不
知不觉间，快艇将城镇甩在身后，那是队员们的家
乡。城镇里，灯火阑珊，暖意绵绵。
　　但这群年轻人，他们的今夜在雨里，在江上。


